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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地方」：單位制社區轉型中的	
關聯再造與媒介化顯現

徐婧

摘要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中國社會轉型對社會結構及其中人的社會

關聯產生了深遠影響。研究聚焦改革開放後，一個西北內陸城市的單

位制社區在轉型過程中人的關聯變革及其「地方性」的消失與重建，並

著力探索上述再造過程中空間的媒介化顯現。研究以馬克思主義人文

地理學和段義孚的地方概念為理論資源和解釋框架，使用口述史與線

上民族誌深入田野社區。研究發現：轉型前的單位制社區是改革開放

前中國城市空間和社會關係的主要組織形式，其賦予了當時社會中的

人及其社會關聯獨特的地方性。伴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基於政治身

份的社會主義單位制的地方關聯消逝，新的空間關係和地方關聯通過

空間的公－私轉化、人－物質關係的商品化，以及社交媒體的技術接

入再造交往空間，創造了一種有別於當下資本化城市空間及其空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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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新樣態：一個充滿情感和記憶的城市「縫隙」，一種空間媒介化顯

現的具體過程，以及空間－社會－人多重勾連的具體進路。

關鍵詞：地方、單位制、關聯性、空間轉型、空間媒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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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ilding the Local: Relevance Reconstruction 
and Media Manifest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t System Communities

Jing XU

Abstract

Focusing on a typical unit system community in a northwest inland city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impa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n “local” nature and reconstruction.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relevance i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urban spatial media. The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process of rebuilding the association of unit-based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itional period, as well as exploring and reveal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social transformation, spatial order, and media. Critical 

theory and Yi-Fu Tuan’s concept of the local were applied as an explanation 

framework. Oral history and online ethnography were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as special era spaces and orders, unit-based 

communities lost their local connections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while new 

local connections were produced through several dimensions, such as the 

public-private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mater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spaces through 

new media platforms, thus creating a capitalist-oriented urban space and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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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s that differed from the current market-oriented and commodified-

dominated ones, which constitute a “gap” in the memories of the city.

Keywords: local unit community, spati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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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995）認為，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能克服

所有的空間障礙，即「用時間消滅空間」；但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2006）補充道：「消除空間必先組織空間」。空間不僅是人類生活得以展

開的場所，還成為資本主義以來重要的自我生產與再生產的「原材料」

之一。空間不僅是物質性的「容器」，還編織著人與社群的生活經驗，

成為一個凝結記憶與情感的「地方」（段義孚，2017）。

「空間」是上世紀70至80年代社會科學理論轉向的重要焦點之一。

特別是千禧年之後，互聯網資訊及其新興技術的蓬勃發展讓我們看到

了其再造「時空」的強大能力。無論是「時空壓縮」或者「時空延異」均旨

在說明傳播新科技對人的時空觀念、感知的影響，在此背景下，進一

步探討這種影響對空間的現實、感知及其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深遠影

響與改造。馬克思主義人文地理學家開闢了一條「空間－階級－資本」

分析路徑，揭示出空間成為生產資料的具體過程（列斐伏爾，2021）。

上述脈絡為理解和進入傳播、媒介與空間提供了重要的切口，特別是

討論新媒介技術接入日常生活之後，空間及其中發生的公平與正義問

題需要一個批判的理論進路，來幫助我們更好的理解在社會轉型與技

術轉型過程中，發生在具體空間中的人與社會結構的變動。顯然在長

期而較為宏大的政治經濟的「空間」敘事之下，具體的人在其中的互動

過程鮮少被描述。

因此，本研究旨在挖掘「空間」宏大傳統敘事中的微觀維度，即建立

「空間－地方」的敘述脈絡，努力勾勒中國社會轉型語境中，「空間－社

會－人」的多維關聯如何統合在「地方」與「地方性」脈絡之中，並將上述

脈絡在特定歷史語境中的樣貌呈現出來。我們關注在改革開放的社會

歷史語境下，空間形態與空間生產轉軌過程中，人在空間中的「顯現」、 

「遮蔽」與「斷聯」，以及作為媒介的空間及媒介技術如何成為斷聯的人

們再造關聯的整體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三大民生領域的市場化轉型 1及其中的住房

商品化啟動之後，社會主義時期城市的主要空間組織形式逐漸式微。 

商品化住宅的興起，不僅在物理空間中解構了單位制的空間秩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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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生活其中的人及社群在空間中越發「不可見」2。空間及附著其上的

社會主義社區的地方性，隨之消解。因此，本研究希望考察上述「空

間－地方」從宏觀到微觀的流動脈絡中，社會主義單位制社區具體的空

間、地方的轉型是如何完成的。

具體而言，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伴隨著改革開

放的社會轉型，典型的單位制社區空間轉型是如何開展的？第二，如

果說單位制既是組織形式，也是空間和人的關聯形式，那麼單位制轉

型引發了怎樣的人的關聯重塑 3？第三，上述發生重塑、重建的關聯性

與中國大陸更為主流的市場化、商品化的市民關聯性有何異同？最後， 

文章想要探索的是上文一系列經由社會轉型引發的空間轉型、人的關

聯再造等變化，其內在的傳播機理是甚麼？更重要的是，空間作為一

種介質，如何在上述流轉中發揮其中介作用。

總之，本文希望能夠通過細緻的描摹，將社會轉型過程中具體空

間之中的人及其生活境遇勾勒出來。

文獻綜述與理論資源

根據本研究的問題視野及理論旨趣，需要考察兩個不同維度的前

期研究，以及能將其統合於本研究聚焦領域的基本理論資源。一是轉

型期中國的社會轉型理論，特別是單位制轉型的相關研究；二是空間

理論，以及地方與關聯性的相關討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轉型舉世矚目。轉型期的社會變遷引發

了學者的關注：例如聚焦於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以來階級、性別等結構

性的變化等。20世紀末中國社會經歷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及社會貧富兩

極分化的過程，在政治特權、金錢交易、地域差異、加劇的城鄉差

別、社會性別、知識／資本等多個層面同時再現（戴錦華，1999）。社會

發展也呈現出地域不平衡的特點，歷經40餘年的改制，中國經濟已由

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但發展

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區域差異大、發展不平衡仍是中國的基

本國情（蘭秀娟、張衛國，2020）。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23

重建「地方」

另一方面，全球化作為中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重要背景，資

本的跨國流動，為中國大陸城市化在城鄉結構的基礎上增添了傳統與

現代、東方與西方衝突的維度。住房制度改革是轉型期社會民生領域

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1998年中國政府啟動住宅消費，住房商品化逐

漸成為國民支柱產業，並進一步形成了「空間隔離」（segregation）的社

會現實（黃怡，2006）。住房體制改革推動中國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的

劇烈變化，同時推動了單位內部空間結構和土地利用的深刻變革，原

有單位住房與新的社會設施的共存塑造了單位大院內部的新空間。從

「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變化開啟了單位的居民組成結構和生活方式的

轉變，可以說城市空間的塑造與重構是伴隨著單位制度的解體和單位

空間變化同步出現的。從單位制度建立到其發生變革之間很長時間

裏，單位不僅是城市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的組織形式，也是城市空間

的基本單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因此可以

說，「單位」是解釋中國城市空間重構的重要視角（柴彥威等，2011），

也是社會轉型時期地理不平衡發展、空間隔離和社會分層等多重社會

變動的交匯地之一。

如要深入探析上述現實問題，還需關照城市／社區和地理的另一個

關聯概念：空間。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空間性問題長期淹沒在「時間歷

史」維度中，自20世紀中葉開始，空間才逐漸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

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有關學科對空間的研究，為人類空間 

變遷史及空間認識論拉開了帷幕。社會科學學科對空間關注的興起，

為社會科學理論帶來了空間轉向。1960年代後，出現了亨利．列斐伏

爾（Henri Lefebvre）、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哈維等一批

著名的空間研究學者，他們關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城市財政危機、

市中心衰落、城市暴亂、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城市問題，結合馬克思

主義理論，對城市化、空間－社會關係、空間－資本關係等問題進行

了研究（張應祥、蔡禾，2006）。

其中，列斐伏爾的空間三元辯證法為後來馬克思主義取向的空間

研究者提供了有效解釋路徑。無論從辯證法、語言學抑或是現象學的

角度來闡釋空間的三元辯證（劉懷玉、魯寶，2021），「空間的生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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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均表述一種將空間與社會生產聯繫在一起的空間生產理論，

即空間並非是先驗的感性認知，而是一種生產性的存在。如果將空間

實踐（la pratique spatiale）、空間表象（les representations de l’espace）以

及表象性空間（les espaces de representation），視為轉喻、隱喻和象徵

性修辭的語言學結構的話，社會空間的空間實踐維度則表現為「符號」

或「語言」的連結。表象是一種組織化、制度化的參考框架；空間的象

徵物則是規範、價值和經驗的闡發。而空間的生產的現象學維度可能

更貼近本研究的核心。嘗試以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或

巴什拉（Gaston Bachlelard）的角度解讀三元辯證法，可被闡釋為感知

的、構想的與親歷的／活生生的。具體而言，空間實踐的前提在於空間

的可感知達成，而感知本身就需要前期的思維／概念框架的中介；最後

表徵性的空間之中依舊是經驗、體驗的，從而其中依舊存在著「希望」

（布洛赫，2013）的空間的可能。

列斐伏爾發掘了空間作為一種生產的結果和再生產質料的特性，

揭示更加微觀的城市脈絡—人在空間中的運作和關聯，如何推進了

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劉懷玉、魯寶，2021）。哈維（2006）則將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引入空間分析，完成了對列斐伏爾的補充。他借助

歷史唯物主義將「空間」從長久以來的計量地理學中解放出來，從而恢

復了「空間」的立體向度（卡斯特里、格雷戈里，2022）。其鮮明地表明

空間中地理維度的發展，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呈現不平衡發展，並

將政治經濟視角引入空間研究。因此，我們將列斐伏爾和哈維視為空

間研究的「一體兩翼」，即由馬克思空間觀念展開的微觀的經由人的交

往、實踐構成的辯證的生產，與宏觀的由資本和權力運作形塑（shaped）

的空間樣態兩個取向。而所謂的「一體」則是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空間原典論述，他們認為城市空間具有社會

屬性並非「容器」，更重要的是，城市是資本積累的場所，且資本的積

累直接改造了城市的面貌，另一方面，資本積累塑造了等級化的城市

空間（馬克思、恩格斯，1972）。

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從列斐伏爾人與空間的互構，還是哈維將

「空間」從地理學的逼仄中還原為「整體」，抑或是當前空間研究的各種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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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王銳，2020；吉登斯，2016；Gregory & Urry, 1985; Sayer, 1984），

均為城市、地理、空間等多層次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們還需要

關注，以傳播新科技為代表的「技術」發展，進一步將科學方法論、物

理／實物、社會學／文化、哲學等多維整體的「空間」統合到一處，建構

出一種全新的空間關係。移動技術既可能造成傳統社區的崩塌，但藉

由其融合特性，可能會以全新的方式將身體與心靈、物質與精神連結

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社區（謝靜，2021）。

連接上述抽象空間轉型與具象社區的新媒體再造的關鍵就在於人

在空間中的日常生活與實踐過程。段義孚（2017）為人在空間和社區中

的具體生活、實踐作出了構連式的闡釋。其理論脈絡能夠將上述看似

放射狀的研究路徑聚攏起來—他所描述的「地方」概念，是由個體／

群體的經驗沉積而成的空間。因此，同一空間中，人們之間可供共同

喚起的記憶、情感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關聯性，就成為了「地方」區別

於空間、城市、社區這類概念的根本所在。而這種「沉積」是由特定社

會歷史語境中的經濟、文化、空間的生產方式形塑的。空間和地方在

具體的實踐中緊密地構連在一起。當我們將列斐伏爾空間的三元辯證

法所表達的空間實踐、表象和表徵性空間的具體展開過程落實在「人」

的實踐層面時，「地方感」或「地方」的概念能夠提供一個有效的通道，

幫助我們進入這一新的「空間」邏輯之中。

當我們將上述漫遊的理論線索統歸於改革開放後中國空間的生產

與轉型問題時，「空間」不再是一個「懸浮」的概念，而是與國家、市

場、地方和人的轉型構連在一起的具體「空間」。「空間」概念的豐富內

涵得以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語境中展開，如：地理—後社會主義時期

的城市更新與規劃；社區—轉型帶來的社群／社區的分化／分層；以

及上述變革與轉型帶來的人與其關聯性的重塑。在上述意義上，「空

間」在中國社會轉型中，不僅表徵著轉型，也生產了轉型。「空間」的轉

型不僅是社會轉型的結果，更是社會轉型的直接生產力：在列斐伏爾

意義上，社會轉型在空間中進展，而人在空間中是轉型的具體操作

者；而哈維（2006）則看到上述人的具體空間實踐之上，更加宏觀的政

治經濟維度，全球和本土的「地理不平衡發展」是城鄉、區域、東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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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生產差異化的根本原因。透過列斐伏爾和哈維的理論視野，我們認

為在改革開放的語境下，空間轉型是國家改開政策的直接產物，而空

間與空間表象／表徵的空間由具體的人在其中不斷操演實踐，促成空間

成為生產要素，參與生產與再生產。而上述運作是在全球東西方的市

場與資本情境下得以生發的。最後，全球、本土、國家、市場和人的

流變與轉型，都將鐫刻於人對空間／地方的記憶、情感和認同之中。在

上述維度下，空間及地方應當成為城市內部轉型的一個新的關注視

角，由此窺見社會轉型和空間轉型的互文性是如何展開的。

因此，本研究立足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以此為基本框架，將「地

方」對交往關聯、情感記憶與「空間的生產」加以構連（articulation），即

在空間實踐、空間表象和表象性空間三個維度關照具體的人在空間中的

交往關聯、情感記憶如何再造一個「新」的關聯性空間。因此，本研究

將作這樣一種理論嘗試：考察一個經由市場、資本仲介下，以列斐伏

爾、哈維空間理論為基礎的、具體但不平衡的城市社區；探尋在此具體

空間中，其形構及生產方式的轉型中，人們的關聯性是怎樣變遷的。

即，在「地方」或「地方性」理論資源的支撐下，將社會轉型中的城市故

事統合在上述視野之下。研究要考察宏觀意義上的轉型中，微觀的人

基於空間的記憶、經驗和情感是如何凝聚和消散的，是謂關聯的「再

造」，並嘗試將斷聯與再關聯放置在宏觀空間轉型的社會轉型背景下，

探索國家社會與空間地方的構連。本文將沿著上述邏輯展開論述。

研究方法與田野概況

研究圍繞西北內陸的一座重工業型城市L市X區中，一個名為「三廠

家屬院」（三廠為化名，下文均簡稱為「三廠」）的單位制社區，並借助口

述史和實地－在線民族誌，通過對典型社區的個案研究解析和闡釋，

試圖將個案中的空間生產、轉型及其引發的「人－社區－空間」關聯性

的變遷勾勒出來，以此窺見在時代洪流中，特定的社群如何重新建立

關聯性和恢復其「地方性」的。進一步解析，上述地方性的消解與重建

與社會歷史語境、全球及國家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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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共展開了三段非連續田野調查。第一階段，曾在2014年9月

至2015年3月，在X區展開六個月的連續田野工作；隨後為彌補時效

性欠缺的問題，於2017年7月至8月、2021年7月至9月初，分別兩次

重返田野，展開非連續的田野工作。2023年8月，再次聯繫前三段田

野中的受訪者進行回訪，並增加兩位受訪者。

通過共計十個月的非連續田野工作，筆者借助觀察、深度訪談、

後續電話和在線回訪，鎖定了三廠社區中的九位核心居民。這九位核

心居民，入廠時間分布於1972年至2008年，幾乎都加入了後期的三廠

「自治會」。以他們為中心，借助對他們的口述整理、焦點小組訪談和

新媒體使用的在線民族誌，旨在還原三廠居民的生命歷程與城市發

展、社會變遷以及技術變革之間的構連。九位受訪者以「項目編號－性

別＋姓名首字母－序號」為編碼順序，依性別、入住時間、職業／職

務、是否加入「自治會」以及受訪時間為編碼要素（詳見表一）。

表一　核心受訪者編碼表

編碼 性別 入住時間 職業

是否加入

社區自治

委員會

受訪時間

年齡 
（週歲；截至 

2023年8月）

M-ML-1 男 1972
三廠職工 
（電工） 是

2014年7月／
2017年7月

78

M-FD-2 女 1992
三廠職工 
（紡織） 是

2014年6月／
2015年3月

57

M-FL-3 女 1985
三廠職工 
（保育員） 是

2017年9月／
2019年6月

63

M-MJ-4 男 1981
三廠職工 
（電工） 是 2019年10月 66

M-MY-5 男 2002 三廠子弟 是 2018年8月 47

M-MS-6 男 - 三廠子弟 是 2019年6月 49

M-FX-7 女 2008 小商販（租住） 否 2019年10月 39

M-MX-8 男 1987
三廠職工 

（紡織車間主任） 否 2023年7月 64

M-FH-9 女 1989
三廠職工 
（後勤護士） 是 2023年7月 68

九位核心受訪者從年齡角度橫跨了中青年（39週歲）至老年（78週

歲），基本經歷了三廠市場化改革的轉型過程，其中39歲的受訪者，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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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親身經歷單位制時期的三廠，但她以「外來者」的身份親歷了從外部

進入單位制的社會轉型。從職業身份角度來看，有七位為三廠職工，

另有一位三廠子弟成年後離開三廠外出務工，一位則是企業轉型後租

住三廠社區的食品小攤販。從年齡和三廠的關係角度來看，除租戶

外，其他受訪者的工作、出生、受教育，以及代際撫育等多重生命歷

程均在三廠內部完成。最後，從觀察和訪談時長以及經驗材料收集的

角度而言，雖然三段田野間有著時間的分隔，但筆者也時常通過電話

或微信回訪，以追蹤三廠的動態。

在上文不同階段的田野中 4，我們了解到，截至2014年X區 5全區

共有單位制屬性的居住區38個，至2021年7月較為顯著的單位制居住

空間降至14個，其餘20餘個社區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住宅商業化改

造。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三廠，則曾是典型的單位制社區 6，至2019年

底，依舊是存續有單位制社區空間形態的典型案例之一。但需注意，

此個案在2019年已將改造權及其土地所有權出售給保利 7，將進行商品

化住宅的改造。至2023年8月三廠已完成兩期商品房改造，改造工程

接近尾聲。研究將其作為一個空間轉型過程中人、組織、社會和空間

不斷博弈的典型案例加以展示與剖析，旨在回應核心問題：空間組織

形式的轉型對地方及其中人們的關聯的改變與重塑，並構連其與國家

政治經濟轉型間的關係。

具體而言：研究在宏觀層面，梳理三廠在改革開放這一歷史過程

中的轉型樣態；在中觀層面，探索三廠內部空間分布、功能重置與地

理區位相互影響的變遷史；在微觀層面，則聚焦三廠居民，著力將個

體日常生活、生命歷程、生活變遷與三廠及其社會轉型的歷史語境有

機聯結。通過自上而下的社會空間建構與自下而上的個體生命歷程映

射，考察在三廠這一城市空間在社會變遷中發生的變化。在此變化之

下，個體的生命歷程受到了怎樣的影響？以及居民們如何借助「傳播」

重新塑造集體交流空間、凝聚社區共同體，重建了關於單位制時期的

「地方」記憶與情感，並進一步建立了新的關聯？當然，我們在發問和

回答上述問題時，需要不斷回溯改革開放和中國西部兩個關鍵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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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消逝：單位制空間關聯功能的消解與重塑

列斐伏爾（2021：631）曾對蘇聯與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空間

模式進行了對比，其對中國單位制空間模式的討論有助於我們理解以

「三廠」為代表的單位制社區的形態及其變化過程。他認為中國模式「真

正關注的是將任何整個空間納入到建構一個不同的社會這一過程中

來」。這個過程通過大量小規模的工農生產單位來付諸實踐，而不是由

少量被賦予特權的中心地點來實現，以此達到「不僅促進財務和經濟的

增長，也推動社會關係的豐富和發展的目的」。他進一步論述道，這種

「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具有更加鮮明的革命性，因為它努力消除不平衡的

空間發展，且它「將不會導致國家、政治形態或者黨淩駕於社會之上」。

儘管對於城市來講，諸如火車站、革命博物館、人民會堂、體育場以及

人民廣告等等，是社會主義空間實踐的顯著證明。但正是最平凡又無處

不在的單位（諸如學校、醫院、工廠等）構成了當時中國城市空間實踐

的最重要部分。單位通過社會主義的建設進程，成為城市空間組織的基

本單元。中國城市因此發展成為自給自足且空間封閉的社區的集合，而

不是完整的城市網絡。封閉衍生了高度「內卷」的城市生活形態：這種

生活是區域化、階級分層和區隔的，而空間的物理形態是高度符號化和

權力化的。此時，可以說「空間即媒介」，因為空間直接是權力。

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城市空間進入標準化的

發展進程，追求外觀和空間性能上的高度統一。標準化在城市住宅空

間的安排上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不同類型的工廠和機關單位在設計上

需要一定程度的特殊化，而圍繞這些工廠或者機關單位建造的住房，

則基本不需要特殊化，從而遵從全國統一的設計標準，實現了空間標

準化建構。圍繞城市工廠聚集而成的住房街區，其居住者正是在工廠

中工作的工人。這一時期建築的標準化與經濟上的厲行簡樸，政治上

要求加快集體化速度同時發生，其目的在於保證城市空間顯示出與日

俱增的集體化特徵。然而，將單元單位轉化為集體化的生活空間只是

更為宏大工程的一個方面，因為單位住房、居住單位是更大的集體主

義實體的一個部分。如果要促成共產主義歷史使命的成功，就要將集

體化的生活空間，以及日常生活和生產勞動都要統一到同一個集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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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中去（薄大偉，2014）。這種激進的社會形態得以展現的舞台就

是單位大院，三廠就是萬千單位大院的縮影。

改開推進了商品和市場的轉型，上文提及1998年大陸的住宅商品

化轉型則撬動了城市空間的單位制組織模式。這不僅意味著空間組織

形式發生變化，更是推動了人在空間中關聯形式、情感記憶交往模式

開始轉型。

從國家情感到市井生活：單位制空間的實踐轉型及功能重塑

以三廠為代表的單位大院，即單位制社區存有兩種基本形式：一

種主要應用於大型單位，另一種主要應用於中小型單位。它們的區別

在於，大型單位擁有獨立的居住大院，坐落在包含工廠和行政部門的

大院旁邊。而中小規模的單位一般將工廠、辦公樓、學校等工作場所

與居住單位、服務設施等安排在同一個大院中。

本研究所提及的單位大院屬於第一種類型。單位的空間設計反映

了兩個核心目的：一是在微觀層面象徵並再生產社會主義的國家秩

序；二是在單位成員中推行一種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生活方式。伴隨著
1998年開始的住房商品化浪潮，市場與資本逐漸替代單位制的組織核

心權力，成為工業城市空間中單位制組織形式的替代性力量。因此，

單位制社區的轉型率先體現在物質空間組織形式的改變，及其所表徵

的空間秩序的轉向：作為其表徵的建築風格、空間規劃與布局的顯著

變遷，反映了整體上「單位」空間模式的衰退。

然而，比空間的外在物理形式變化更重要、更深刻的轉型則在

於：單位制社區組織核心的權力機制被消解，而空間的功能及其承載

的意識形態均發生了改變。如三廠，其空間形式在上述轉型的衝擊面

前，並未發生劇烈變化，而是維持和保存了「單位大院」的空間構成。

但在其內在權力秩序和組織邏輯層面，單位制的意識形態與空間權力

關係卻逐漸解構。其消解的過程，與社會主義國家初期的集體制度的

轉型是同質同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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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實踐既是轉型的動力和結果，亦是轉型本身。轉型正在空

間實踐的兩個維度層面發生：一是物理空間的改變、改造和轉型；二

是空間中的人的使用、改造，即空間對人的功能的轉型。當我們將空

間視為一種廣義的「介質」時，社會變革直接表現為空間的系統性轉

型，而人在其中經歷著活生生的經驗。

因此，我們首先關注，社會轉型中空間實踐的轉型，即觀察物理

空間的改變，並探查變動所引發的人使用空間的目的、途徑的變遷。

無論規模大小，單位體制下的住宅空間實踐都遵循著一些基本原

則。而蘇聯式社會主義時期，單位制的空間布局風格偏好將最重要的

建築（如權力機關、政治中心等等）展現在軸線／中軸線的最前方，正

對大院入口的位置，呈現以權力為中軸的空間秩序原則。如圖一所

示，中國單位制社區的住宅空間所遵從的基本原則是傳統建築設計的

空間布局與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設計原則的雜糅：整體的空間建築布

局、道路規劃以中軸線原則為主；主體建築則沿中軸線排列，次要的

附屬建築分成組，排列在中軸線的兩側。

圖一　三廠社區平面示意圖

註：圖中（1）花壇；（2）社區報刊欄；（3）小廣場；（4）社區職工活動中心和社區商店；（5）綠

化及自行車／汽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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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的三廠社區平面示意圖直觀表達了單位大院式的空間規劃模

式及其空間秩序。以大門入口為起點，處於平面中心的報刊標示欄與

底端的職工活動中心／社區商店皆分布在中軸線上，可以看到兩者是整

個社區空間的權力中心。從建築物的外觀來看，沿襲了蘇聯式建築 

風格。

建築風格和空間秩序，決定了建築（群）內部的日常生活基本動

線，而院內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高度的集體性。其集體性分別表現在

（一）空間動線即權力：每個住房單元都被圍牆與綠化帶有規律地進行

了隔離，每棟建築物之間皆設置公用的綠化帶、自行車和汽車停車

位、公共休閒空間等設施；（二）社區空間中安排了職工活動中心、運

動場、商店等設施。上述兩類空間秩序分別在空間功能的界定，以及

管理閒暇時間和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秩序。這種布局意味著，單位內

部的集體生活並非是鐵板一塊的僵化整體，而是集體的交往、互動會

隨著單位成員日常生活中活動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換句話說，人在既

定單位空間中的實踐行為構成了空間生產的第一維。那麼在三廠的轉

型中，人在其中的實踐是如何展開的呢？

我們關注到三廠微觀空間中的「交互」空間的實踐及其功能轉型。

在三廠的微觀空間中，報刊欄和小廣場在改革前後均可視為三廠的「信

息」交互空間。因此，其功能以及單位成員在其中的使用與實踐，是觀

測這一空間轉型的重要維度。單位制改革之前，三廠的中心位置被花

園和報刊欄所佔據，且有著較為固定且嚴肅的政治功能：「報刊欄不是

聊天的地方」（M-FL-3）；「也能聊，不過都聊單位的事兒吧。看看國家

大事、中央 8 報紙」（M-MJ-4）；「報刊欄每天發布的都是廠裏的新聞，工

作安排、領導任免啥的，最重要的是國家時事。我印象太深刻了，過

去大家在報刊欄看新聞讀報紙，碰到一起看的同事，談論一下國家大

事。那時候大家只關心大事兒，哪有閒心操心亂七八糟的」（M-ML-1）。

當問到甚麼是「亂七八糟」的，被訪者也作出了解釋：「家長裏短、

七大姑八大姨之類的，那些事兒只能在家裏說，登不了大雅之堂。報

刊欄那塊兒，我們覺得只能討論國事，雞毛蒜皮的事兒自己家裏說說

得了，沒意思」（M-M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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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訪者的回憶和口述中可以看到，報刊欄及其周邊空間在單位

制時期是單位制權力的隱喻和延伸，不斷地生產著關於社會主義的「家

國觀」和「世界觀」。在單位制的交互空間中，人的實踐並不生產日常生

活，而是延續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並生產和再生產了「集

體」和「家國」的權威話語。這種實踐和生產構成了單位制社區的「中軸

線」的具體意向。這也象徵了單位制時期社區居民間關聯的結構性力

量，是關於空間是甚麼、在其中做甚麼，以及如何做的「記憶」。因

此，空間是書寫記憶和關聯性的「媒介」。

伴隨著轉型，單位制社區的空間表象、功能，及其人之間的關聯

方式，都開始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參照則是「報刊欄」及其周邊公共

空間的變遷，當然變化是悄然發生的：「你所說的『改革開放』是說80

年代初，但廠子真正的變化，我自己感覺是95年左右開始的。我印象

深刻的是，94還是95年，大概率是95年，報刊欄到3月了還沒有換裏

面的報紙。都發黃了。很長的時間廠子也無暇顧及，雖然偶爾更新，

但其實也沒有之前那麼多人來讀了，更別說一起諞傳（方言：聊天）。

大家只關心混口飯吃」（M-MJ-4）。

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三廠居民嘗試重新激發「報刊欄」這一具有

單位制社區特色的媒介的活力。他們圍繞報刊欄周圍的空間，構建起

一個以資訊交換、再建情誼的新公共空間，以此重建關聯。這一方空

間，承載了從讀、議「國家」，到不讀、不議「國家」，再到讀、議「社

會」／日常生活的轉型歷程。人在空間中的實踐生產出新的「市井」空

間：「我2002年來廠工作，其實我是子弟 9，沒啥別的本事，出去工作

可能性不大。本來不想在廠裏待著，從出生到現在就一直在這幾條

街，真沒意思。玉門街我也住過，後來自己搬來三廠。小時候三廠那

個報刊欄是社區中心啊，國家大事、美國英國甚麼的消息都是在那兒

知道的。我爸沒過世的時候吃完飯就去報刊欄和個老同事聊天去了。

說的都是國家大事廠子發展。後來開始下崗內退，誰還談論國家大事

啊，那個報刊欄好幾年裏面啥都沒有，落灰了。2000年前後，大家才

陸陸續續改造了一下，放一些愛護環境小知識、生活小百科之類的。

就圖個實用」（M-M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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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及甚麼是實用的資訊時，有受訪者認為：「生活用得上的資訊

唄，還能有啥。修鎖開鎖、貸款資訊、居委會電話、各種生活服務的

電話等等。生活裏都用得到」。她進一步補充道：「我是後來租住的，

做點小買賣，剛來的時候很不自在，這個社區除了我們家似乎都是廠

裏人，別扭得很。各種資訊不通，後來我發現他們平時在報刊小廣場

（報刊欄附近）聊天，貼資訊，我就湊過去聊、問、貼（笑）。時間久

了，也就熟悉了」（M-FX-7）。

報刊欄作為單位制社區在轉型過程中被重新賦意的空間，恰恰是

依託於單位制的獨特的「地方」的消逝：高度政治化、集體化的宏大敘

事，及其權力系統在空間實踐過程中被改寫、消解。社會轉型與空間

轉型展現出高度的秩序重構：集體主義退場，而一種私人的、世俗化

的空間逐漸顯現出來。而空間中的人的組織關係也在空間功能的轉化

中悄然變化—單位人轉向市民。

福利制分配到市場化消費：單位制轉型中的「人－物」關係

單位制轉型過程中最核心的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的變化，必然引

發生產－消費環節的變化。三廠居民通過對單位制社區的另一種功能

重建，改變了社區內部物、商品的流通機制，進一步重塑了單位制時

期人與物的關聯性。從這一角度出發，轉型也意味著空間表象的變

遷，即如何定義和描述「人與物」的關係，並生產了怎樣的話語符號。
M-FH-9在電話訪談中不止一次提及住房商品化對周遭世界和日常

生活的改變：「我1982年插隊回城，分配到廠裏的醫務所。我愛人比我

晚三年，經人介紹結婚，廠裏先是分了一個平房，後來『上樓』也搬了

兩次家。但1997年突然通知如果要住就需要購買，湊了兩萬多。從那

時候起，很多東西就變化了」；「我們也是從那時候起，不再『分』房

子，而是『買』房子」（M-MX-8）。

住房分配方式的劇變，改變了單位制成員對其與空間建築物「房

子」關係的定義和描述—從「分」到「買」不僅在空間實踐層面表現出

深層邏輯的變遷，且在空間表象和表徵性空間等維度也彰顯其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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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工資不高，雖然現在聽起來兩、三萬元人民幣不多，但當時大部

分家庭一次性拿出來是困難的。所以有段時間，廠裏人愁雲慘淡、四

處借錢」（M-MX-8）；「如果問我區別，都是住，能有甚麼區別？但我個

人認為，分的房子有流動性，大家佈置都很簡單。當然也主要那時候

物質水平都差不多。買的房子更愛惜，也確實有了『家』味，縱向佈置

的乾淨好看實用。分的房子就是個宿舍」（M-FH-9）。

住房商品化進程的推進，促使單位社區成員，察覺居住空間的私

人屬性。從這一角度來看，商品化與單位制集體秩序的瓦解間有著深

刻關聯。此過程中，人不僅與「物」的關係發生了分配到購買的改變，

更重要的是，人與物建立關聯的基本邏輯從單位制權威轉向市場規

則，從而根本地改造了人與物的互動模式。

除「分」房外，單位制體制還有另一項具有特色的分配機制引人注

意，即勞保制度。這一制度的改革間接地影響了單位制居住空間向商

品化住宅空間的轉化及其造成的分層：「以前單位每年是有『勞保』的。

早些年只要需要，上報工會就可以領取，後來就是職工及家屬直接發

不用按需。80年代末期開始，變成年終發放。這時候勞保的性質有些

變化，那時候『領導』開始利用職權倒賣，賺了第一筆錢。說不清是福

利先沒，還是先開始買房子，總之改革先革了生活的命（笑）」（M-FH-

9）；「三廠當年也是L市工資能排上號的好單位。後來一落千丈。08、

10年三千多的平均工資，別說在市裏買房子，買些日用品也緊緊巴巴

的」（M-MS-1）。

上文描述了兩類轉型所造成的「人－物」關係的轉變。一是單位制

居住空間從公有分配轉向私有商品化。在此維度，居住空間作為單位

制大院的最重要組成部分，其屬性的轉型實則是單位制空間固有實踐

秩序的瓦解。二是單位制居住空間「表象」的變化—從「分」到「買」

是這一空間表象及表象性空間變革的隱喻。

「勞保」的變化則更直觀地表現在三廠空間功能及其實踐邏輯的轉

型。圖一中的建築物（4）是三廠職工活動中心及「勞保」商店所在地。

勞保商店的物質實踐，從「領」物資的「登記」到「買」物資的「消費」，實

現了空間功能及和空間實踐邏輯的根本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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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分配」到「購買」已觸及到空間博弈過程中根本性的物質資本積

累問題。在三廠空間的轉型牽涉出一個關鍵問題，即集體分配和人人

有份的福利（某種程度上也是「特權」），如何在改革後，資本和政府權

力作用力之下，轉化或生產出一種「另類」的的城市共用資源？

三廠居民嘗試建立一個「過渡」商店，以應對上述「福利」帶來的衝

擊：「沒有改制之前日子還成吧，必需品都發。後來不發了，大傢伙兒

挺懷念當年的福利待遇：東西不多，都是能用上的，而且確實是人人

有份。大家唸叨的多了，我們這個委員會也就琢磨能不能想想辦法，

讓大家共用資源，重新獲得一些實惠。這個想法一提出來，大家都非

常支持」（M-MS-6）；「最終工會和廠裏商量，把職工活動中心的一部分

讓出來給我們。排除萬難，宗旨不能變，就是沒有福利我們自己創造

福利。也就是用最低的價格、最好的品質服務社區所有居民」（M-MS-

6）；「比較麻煩是，我們的商店1995年開，一直到98年勞保商店關門

前，兩個商店形成了一種競爭關係：當前勞保商店是領導的『關係』價

錢不便宜，但大宗支出多。而且我們居民來得多，流水多。後來領導

其實不是很高興。雖然98年冬天勞保商店關門了，我們也逐漸沒人

買，大家都去『超市』了」（M-FH-9）。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三廠的空間實踐呈現出兩個層次的轉化，空

間實踐方式的轉向，也關聯了其他二元的變動，且都內在地參與了社

會轉型中人的關聯重塑。第一重轉化，是集體人向公共人的轉型。報

刊欄作為三廠單位制時期，國家意志和政治敘事的表徵空間，在轉型

中轉變為公共人言說世俗話語的空間—「公」領域轉向「私」領域；第

二重轉化則更為複雜：由平均分配的「人－物」關係開始轉向和鍛造以

消費能力定等級的「人－物」關係。其中居住空間從「分」到「買」不僅

改變了勞動力再生產資料的性質變化，也將人從集體觀解放出來，萌

生了更具現代意義「家」的私空間觀念。而「勞保」福利的退場則為多元

的另類空間公共資源的創造提供了動力。因此，三廠空間的轉型不僅

是生產方式及空間生產方式的轉折，也深刻地扭轉和形塑了空間中的

「人－物」關係、人的交往行為、社會組織方式，形成新「關聯」。單位

制時期，由空間實踐－空間表象－表象性空間共同建構的「地方」，在

上述多重轉型中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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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再造：單位制空間的媒介化轉型

國家主導下的社會轉型勢不可擋。經濟體制、結構的轉向造成了

上文中單位制及其附屬的空間組織形式的解體。在上述宏觀情境下，

三廠人曾嘗試仿造單位制的生產、消費體系，以保留「地方性」，但這

一方式在轉型浪潮中難以為繼。產業結構轉型的內核是社會階層構

成、權力分配的轉換。此時，依託於國有的第二產業的工人及其組織

形式，及其相應所產生的地方感和人的關聯方式，其根本內核發生劇

變。雖然有學者認為，轉型所遵循和引發的「圈內轉換」（何清漣，
1998；孫立平，2002）決定了社會政治、經濟資源再轉型後依舊流向政

治或經濟精英。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被視為「主人翁」的工人階級群體

並未成為資源的「繼承者」。

在上述社會歷史語境中，三廠居民經歷了單位制空間轉型帶來的

日常生活世界和周遭世界（胡塞爾，2016）的顛覆，改造了其地方觀

念、生活及社會秩序。足以證明，空間在社會轉型中是如何被改造，

且同時作為社會轉型的生產資料得以生產與再生產的。作為政治權

利、社會秩序與空間秩序的單位制空間組織形式雖然伴隨著轉型解體

了，但三廠中人卻並未離去。三廠居民和社區後來住戶，在生生不息

的空間實踐中，借助新的媒介技術、空間表象的新「挪用」，嘗試生產

新的空間意義，並在生產與再生產中重塑了社區關聯性，進而重建「地

方性」。

從單位到居民組織：新關聯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

伴隨著單位制及其空間組織形式的消逝，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嘗試

延續舊的關聯，短暫地建立起一種「模擬」生產、流通、分配的底層關

聯邏輯。除去上文提及的「勞保」制度衰微後三廠居民自建「小賣部」的

半福利、半消費空間和物質關係，他們還嘗試通過媒介技術重塑「組

織」，即居民「自治」委員會（後文簡稱「院委」）10。這一「模擬」最初是

以單位制時期的工人層級關係為藍本的，是一種已然抽空其物質基礎

的「權力秩序」，加之新的技術手段開拓了新的關聯空間：這一「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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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初始階段就是一種重塑。如果說，上文中三廠物理空間的重組及其

實踐造成了社會主義單位制地方的「消逝」，從而萌發出依託於新的空

間功能的「地方」的可能，那麼院委借助新媒體技術，真正生產出了一

種更為深刻地區別於單位制關聯的人的關係。這種被啟動的線上空

間，是萌發市民意識的重要場域。

院委的發起人之一向我們講述了改制之後社區內的「關係」的種種

變化，並解釋了院委的由來：

我們都是1972年廠子成立之初，從全國各地招工來的。以前所

有職工都住在玉門街老廠房後面的職工宿舍，每家也就十幾個平

方。88年老廠改革，工人也住不下了，廠子才從玉門街另一頭給

大家蓋了房子，也就是現在我們住的三廠。一開始，住就行，衛

生、管理啥的是廠子的後勤統一。廠裏的工人，按照工齡登記分

配住房，廠裏的娃娃們要是頂了家長的班，也可以繼續住家裏的

房子。

　　後來1997年廠子股份制改革之後，社區矛盾就多了起來：支

出變多了，水電暖氣物業費都要交；工資比較而言降低了。當時

很多人在鬧，但也沒用。除了要買（房）外，後勤逐漸撤出社區才

是引發持續性矛盾的原因。（M-ML-1）

另一位受訪者是1992年進廠的，正好經歷了廠子劇變。這給她留

下了不可磨滅的人生記憶：「我剛來就分到了三廠，那時候還挺高興，

畢竟比起外面更老的小區還是乾淨整潔的，管理有序。但很快，情況

就變了。社區開始賣房子之後，原來是職工和子弟家屬住，後來有人

租，再後來就是有別的地方的人來買。廠子不管了，環境越來越差。

新來的工人沒地方住，老工人受不了這個環境，退休後回老家的、搬

出西固的也非常多」（M-FD-2）。

不難看出，單位制組織的撤出對三廠職工的日常生活形成了一定

的影響：從集體、有序進入到個體的、無序的階段。M-ML-1比較詳細

地講述了這一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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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的還得過日子。我們幾個老工人、老住戶，琢磨著廠裏不管

我們了，工會也不管我們了，那我們自己能不能為自己生活了大

半輩子的地方做點甚麼？就是這麼想著，最開始我們原來車間的

三家，剛好住在一個單元裏，決定組成一個小團體，去和整棟樓

的居民談，組成一個居民組織，主要是想解決衛生、後勤、安全

和與廠裏對話的問題。

　　後來，我們這個思路和行動社區裏其他人都來效仿，大家都

覺得這個方法不錯，全樓的家庭參與院委中來制定一定的衛生打

掃和安全巡邏的規則。生活還要繼續，必須恢復良好的生活秩序

吧。再後來，大家決定每棟樓選舉一位樓長，為大家服務，當然

也承擔一定的責任。整個社區一共12棟樓，216戶，就通過我們

這12個人聯繫起來了。我們這12個人為了能夠及時處理問題，當

年還面對著廠裏要求大家買房的那次風波，自發地每週都會開個

碰頭會。後來發現怎麼把資訊和方案傳達給每戶人家是個費力的

活兒。2000年之前，我們都在原來宣傳欄小廣場定期碰一下，也

會把相關通知、公告、方案之類的信息貼一下，告知大家。笨辦

法是有效果的。

單位制組織形式、空間秩序、人的社會面臨了巨大的轉折，而具體

的人能動、靈活地重建關聯，並且通過空間實踐改造了單位制社區中高

度政治化的空間屬性。在此基礎上，單位制的集體撫育轉換為短暫的

社區互助撫育，為後續市場化的社會撫育打下基礎：「我1992年招工進

廠。我姑姑是廠裏的職工，所以我才能來三廠上班。我家那口子比我

大五歲，結婚的時候已經是二車的主任，家裏人很高興。說這麼好的

單位，這是吃皇糧的，到死都不用擔心沒飯吃。99年前後（註：這裏是

受訪者記憶錯誤，應是1997年），廠裏說要股份制，我們也不太明白是

甚麼意思。我當時想，我是打死都不能下崗，畢竟我剛生完孩子。沒

想到還真的輪到我頭上了，我和幾個年輕媽媽覺得這樣日子沒法活，一

起去找工會和婦聯，沒用！後來看有人在報刊欄附近議論搞了個甚麼委

員會。我們幾個就去找院委，看能不能給廠裏說一下這又生娃又下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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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怎麼過。下崗是肯定下，但我們幾個剛剛生完孩子沒多久的還是保

住了工作（註：2008年受訪者終究還是離開三廠）」（M-FL-3）。
M-FH-9和M-MX-8是一對夫妻，他們對院委短暫的存在持肯定態

度：「我倆前後來的三廠，生完毛毛（註：其女兒）沒多久開始下崗潮。

毛毛我們是扔到托兒所就不管了，小學也是。但廠子裏的托兒所沒有

維持太久，有兩年左右就關了。那兩年都是院委的人幫忙平衡協調家

屬幫忙看娃。我們很感謝院委，雖然後期院委也變了」。

我們發現，院委是面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鍋飯」與單位統一管

理向市場化過渡時期，單位人的調適策略。在行動初期，居民中的行

動者並不具有清晰的行動意識與相應策略，對其所處的劇烈變遷也並

不了解。可以說這一時期的行動，是出於面對急劇變遷的一種保護個

體權益的反應。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提到了工會作用的消失，也使

他們嘗試通過「模仿」和延續單位制中工會的模式來維護自身權益。社

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產業工人通過「階級聯合」實現內部的團結與抗

爭，這一革命遺產在當下空間抗爭中發揮著作用。而M-FL-3的講述似

乎讓我們感受到她對社會大背景變動的敏感性。她提到紡織廠曾經的

輝煌使得周圍人以及自己都認為是吃「皇糧」，找到了「金飯碗」，而這

種人人艷羨的景象在股份制改革之後，也就是企業體制改革之後分崩

離析了。面對生活的劇變，三廠人依舊首先訴諸和尋求「組織」的幫

助。但在新組織的行動過程中，國家意義上的集體／單位逐漸退場，以

現代都市為背景的「社區」人的新型組織空間逐漸形成。在這一過程

中，基於新空間的關聯實現了生產與再生產。

媒介技術中介下的組織重建： 
單位制秩序的消解與市民關聯的生成

在改制引發的各個層面的坍塌與重建面前，三廠居民作出了一些

自發但不自覺的努力。然而，即便最初的尋求工會幫助以及自主抗爭

行為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現實環境不可逆轉地朝向「瓦解」和重組，依

舊是此類社區空間及其空間主體無法突破的困境。特別是在社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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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資本匱乏的情況下，文化資本的枯竭也是後單位制空間與地

方難以「可見」的重要原因之一：單位制時期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關聯

性斷裂，而新的替代性關聯和地方記憶並未形成，導致三廠人「懸浮」

（Xiang, 2021）於轉型期中國的特殊社群。因而，他們需要一個再造「共

識」的有效空間以重新連結。

一位三廠子弟談到：「我們這批人，很多是子承父業留下來的，自

然父母的房子我們也繼續住，結婚生子生活下去。說實在的，這個社區

條件和外面那些商品房不能比。但有人味，從小到大認識的長輩、朋友

都在，這層情分外面沒有。我一髮小搬去城關的新小區，大房子。我挺

羨慕的。他自己卻說兩年來，還沒怎麼見到過鄰居」（M-MY-3）；「住慣

了不想搬，朋友都在這兒，住別的地方感覺會孤立」（M-MX-8）。

單位制留存的地方情感，為新關聯的生產打下基礎：「我2002年新

招工來廠，同年進來的一批青年職工基本都住我們這棟，我這人愛熱

鬧，就當了樓長。主要負責業餘文體活動策劃。大家都是熟人，玩得

更開心。還有一件事兒是我促成的，前些年我們的重要通知主要都是

在社區宣傳欄張貼，好些人來不及看，或者不注意，過了時間期限了

還都不知道呢。我就想能用個甚麼方法把消息及時傳達給大家，並且

能一起討論問題。後來大家都想到這一點，就想著要一起管理這個社

區，剛開始就是組織了一個類似工會或者居委會的組織，每棟樓一個

樓長」（M-MY-3）。

工會組織等單位制時期典型的人的關係的組織形態，在轉型中失

效，因而需要一種新的空間和邏輯，以幫助失效的關聯得以重建：「最

初大家是每週或者每季度在報刊欄開個小會。戶外，冬天太冷，到了

2004年小靈通普及了，大家發發短信聯繫更方便。但還是需要在報刊

欄廣而告之。最後大概2011、12年前後，微信出現了，就更方便了」

（M-MY-5）；「建微信群的主意還是我出的。建微信群可以解決通知不

到人，消息不到人的問題。我找每個樓長先學會用微信，號召每一戶

至少安排一個成員加入我們社區的微信群，這樣一來，社區的相關消

息就能及時地傳達到每個家庭中，有任何意見也能及時回饋給我們，

從而及時解決問題。說實話，我們這幾個人就是完全自願的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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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讓這個社區真的成為大家自己的地盤，能生活得更舒服、更

快樂。雖然我們沒有外面的那些個樓盤的硬體條件，但我們更有人情

味，更像一個大家庭」（M-MY-4）；「但微信群和院委也有一些有意思的

變遷過程：最開始比較嚴格，必須是本單位居民，後來，租戶也得拉

進來，畢竟都以社區為家。剛建群的時候的確是關注工作、單位變

化，討論社區管理等問題。但這幾年大部分是家長裏短、小孩兒教

育、生活知識，也有團購資訊、商鋪、轉租啥都有」（M-FL-3）。

工會、後勤的解體，促發了三廠居民在其社區空間中生產出替代

性的功能性空間—不僅有對現存空間的挪用轉譯，也借助新的媒介

通道開闢更具時代價值的網絡空間，以凝結新的情感和關聯。如果說

居民對現存單位制物理空間的實踐改造，推動了單位人向市場人的轉

變，那麼新媒體通道創造的網絡空間實踐的意義是甚麼呢？有居民認

為微信群能夠最大限度地把人聯繫起來：「微信群比較方便，報刊欄那

邊去的就少了」（M-MY-3）；「我是租戶，在外面做生意，還是微信群方

便。但我和鄰居都不太熟，他們是一個單位的，我就是個外來戶。房

東說，有個廠委的群，我們租戶進不去。後來就開放給所有人了，進

去看看信息聊聊天，挺親切」（M-MU-6）。

三廠居民面對單位制的地方從「主流」到「失語」困境之時，不斷地

改造空間和創造新的社會動員和交往空間，以賦予社群新的關聯性。

他們發掘了新媒體潛在的社會行動的動員與組織能力，開闢了產生階

級身份認同與喚醒階級意識的新網絡場域。
M-FH-9提及：「在群裏大家主要想解決問題，廠子和工會不管，

自己得管自己。廠子散了，我們出門都低頭走，沒錢沒地位啊。但我

們也要自強，至少在社區裏面互幫互助共渡難關，優良傳統要守住。」

正如眾多研究論述的那樣，新媒體「無組織的組織力量」（曹晉等，
2015）已顯現無疑，互聯網為群體動力學帶來重大改變：新媒體打破了

傳統意義上媒介內容生產的精英模式，草根的力量突顯，通過共用、合

作以及集體行動個體在網絡世界中實現身份認同與群體建構，這其中蘊

涵著個人或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並通過傳播新科技的使用而達到自我

賦權、抗爭、救贖的可能性。正如M-MX-8所言：「直到廠子改制，我

才意識到『工人階級』是指甚麼。這可能就是『只緣身在此山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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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網絡空間的流動性與單位制社區原有的一元社會秩序和權

力關係的瓦解形成了某種呼應：工會等職工組織中的層級秩序，在微

信群中逐漸成為一個外殼，其內部逐漸由世俗化的、市場化的、社區

屬性的人的交往所取代。

卡斯特（2000）認為，網絡因應社會需要，可以是扁平的，也可以

是等級森嚴的，其內在運行邏輯不受制於地域性權力結構，也不受制

於經濟因素方面的考量，而是高度選擇性地去吸納或排斥各種社會組

織因素。三廠微信群似乎驗證了這一點：建群初期高度類比了單位制

時期的組織層級制度來動員和組織網絡社群，隨著時間和交往的深

入，微信群的單位制結構被市民組織形態取代，交往形態、方式和符

號都發生了轉變。

邱林川（2013）認為存在一條貫穿卡斯特信息社會三部曲的線索：

即如果說網絡是物化了的通訊網，自我就是心靈和文化的認同；如果

說網絡是建立在剝削壓迫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就是反抗

異化、尊重勞動的階層意識；如果說網絡是全球化經濟體系，自我就

是地方政策與歷史傳統；如果說自我也會變成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

場域，那麼網絡同樣可以是21世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新天地。

現實生活中大眾媒體與線下社會已變得不可見的「產業工人階級及其居

住空間」，在網絡社會中通過共用、合作最終完成了其線上群體建構並

獲得群體意識與身份認同，並為階級意識的形成創造了可能性。更為

重要的是，借助新的媒介平台所開闢的第二重空間，三廠新的「地方」

情感和共識得以凝結、重塑和再造。當線上社群從「議事」轉變為「聊

天」，在線空間生產的主要內容從嚴肅性的社區生活轉向世俗性的日常

生活內容之時，一種區別於單位制社區的地方情感得以生產，並在線

上交往－實踐中得以再生產。

三廠居民通過重建社群公共交往和搭建互聯網空間兩個維度的空

間生產實踐，開闢了新關聯的空間，搭建了新型關聯的可能路徑。新

的關聯從單位制的政治化、權力集中逐漸走向公共交往，進一步推動

單位人向市民、市場人的轉變。而上述雙重空間是萌發、生產上述「轉

型」的介質和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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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和討論

通過對三廠具體的案例分析，我們看到一個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

具體社區空間在其空間主體面臨空間的資本與權力轉向的壓力時，通

過重塑空間功能、延續工人組織交往範式、重構物的流通等多維努力

來再造社區「關聯」。

這一關聯的再造是藉由雙重的媒介化顯現完成的。一是從以權力為

軸心的空間向以傳播為中心的空間的媒介化轉向。這一轉向的重要價值

在於：通過對空間內部的意義、交往、功能的重塑，直接引發了單位

人、集體人向社區居民、市民的轉變，從而使承載國家意志的單位制空

間轉為承載世俗觀念的社區空間；二是新媒介技術提供的線上組織空間

和交往邏輯，以嵌入日常生活實踐的方式，直接建立了新的關聯組織形

式、重組了社區秩序。這一具體空間中人的交往與關聯的目的、過程和

結果在上述雙重媒介化的作用下發生了改變。不難發現，無論是列斐伏

爾、哈維抑或是段義孚意義上的空間，都在三廠社區的轉型中，完整地

呈現出空間的三元辯證過程：空間實踐、空間表象及表象性空間的轉向

是同時發生的，並在轉型中生產與再生產了新的空間。三廠空間生產與

再生產的三元辯證具體表現為對政治性空間的公共交往實踐、「分」或

「買」的空間表象及其秩序的轉變，以及對具有嚴肅性、同一性的單位空

間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轉譯和生產等等。因此，將三廠空間的轉型視為一

種社會性媒介，可以更好地理解「社會－空間－人」的多維關係。更重

要的是，三廠故事讓我們看到社會轉型與空間轉型及其生產的同構性。

在三廠的單位制社區轉型過程中，初期社會主義的時代精神伴隨著空間

組織形式的消解而消解，而全新的、市場化的、更具現代性的市民精神

同樣與世俗化的空間生產同步而生。因此，空間不僅是生產資料，可以

直接參與生產與再生產；空間還是媒介，它是人－社會－國家及其交

往、互動、生產、再生產得以展開的條件和顯現。

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社會語境下，消費與購買能力成為獲取城

市空間主體地位的重要標準。然而，以三廠居民為代表的、在轉型中

從「中心」滑向「邊緣」的城市居民，因其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流

失，其在城市空間中逐漸被排斥。當城市主義以及消費主義已成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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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生活方式，並擴展到全球各個角落，產生了同質化的生活靈感和風

格之時，人們生活的地方變得越來越大同小異，曾經屬於單位制的「地

方」空間漸漸消逝。越來越多的媒介景觀營造出全球齊一性的城市空間

想像與其中隱喻的階層區隔間的張力與衝突，將與以多元性空間為根

基的「地方」展開永久的博弈。三廠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空間的個案，它

所表現出來的空間的多元活力彌足珍貴。

在多重空間的挪用、重組、改造中，單位制地方消解了，而新的

地方得以重建。當然，此「地方」已非彼「地方」，三廠重塑的地方關聯， 

其中屬於單位制的溫情和內核在越發流動的今天，也逐漸成為部分居

民共同的記憶—一個新的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化的、以商品化作為

連接的市民社會關聯結構，已然萌發。在本文的個案中，我們不難看

到，空間作為生產資料也深度參與了社會轉型，空間權力成為決定「地

方」和地方性是否能夠得以存續的重要條件。文中三廠居民在面對空間

轉型時，通過空間媒介化和新興媒介力量，曾嘗試挽留或重建記憶中

的地方空間。在新－舊空間權力的「縫隙」中博弈的空間實踐，催生出

多樣的城市故事，都值得被記錄和刻畫。而三廠故事充滿矛盾之處在

於：空間的不公正問題並未伴隨著單位制的消逝而消解—曾經被視

為「解放」力量的住宅商品化再造了單位制社群的關聯及其空間使用的

新的「不平等」。

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2019年三廠原址地皮被保利拍下，展開

其商品化的房地產改造。三廠的人與故事也將沉入城市化的浪潮之

下。但它給我們帶來了社會轉型中，空間實踐自主、多元的一種可

能，並保存了一幅生機勃勃、有別於全球化景觀的地方存續及其空間

生產的案例。在第二產業及工人階級的身影越發難以窺見的當下，記

錄三廠的故事，在微觀歷史的視角中揭示「國家－社會－空間」與人的

實踐關係，是本文意義與價值之所在。

註釋

1 三大領域的市場化改革指：1998年中國大陸醫療、住房、教育的市場化
改革。相關論述詳見孫立平、鄭杭生等一系列社會轉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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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裏所說的「不可見」是指在物理空間、媒介景觀等多重的「不可見」。如
用列斐伏爾的三元空間辯證法來看，可以說是社會空間、空間的表徵、表
徵的空間三重意義上的遮蔽。

3 這裏所說的「關聯性」是來自項飆於「2021中國智慧媒體傳播論壇．智慧傳
播與數位平台」的主題發言〈平台經濟中的「逆向勞動過程」〉。他認為，關
聯性進一步擴大，指人和人、人和物的具體關聯。但是關聯不一定形成實
質性的關係。比如人和人之間的愛慕、友情、壓力、制約都是關聯性的體
現。人對某個應用、對平台、對器物的依賴和投入，也是關聯性的一部分。

4 對田野時間的說明：雖然說田野時間已距離改革開放或1998年住宅商品
化有14年之久，看似並未歷經全貌。但核心受訪者以個人口述史的方式
進入研究，因此訪談材料是以「記憶」與現實交錯的關係展開的，從而保
證了本研究的歷史連續性。

5 L市在改革開放前是西北地方重要的軍事、能源、重工城市，而X區則是
L市內最為集中的第二產業及其附屬空間的集中區域。

6 三廠家屬院是原L市「三廠」的單位制職工居住區。三廠成立於1972年（紡
織），是典型的大型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市場化進程不斷深入以及國有企
業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情況下，三廠於1997年改組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

7 保利為中國大陸知名的私營房地產開發商。
8 這裏的中央報紙，意為「國家級黨媒」，在訪談中多是指《人民日報》。
9 「子弟」一詞是極具單位制組織秩序的稱謂，用以稱呼國有企業／單位內部
子承父業或成長於斯的人群。

10 這裏的居民「自治」委員會，並非一個具有固定稱謂的組織，甚至其組織
形式和成員也處於流動之中。居民常常戲謔這個「組織」是「自治」，以作
一種自我解嘲和戲謔。因此在行文中，為自治加上了引號；在日常交談
中，居民往往將其稱為「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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